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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親 

 

我的父親有四個名字﹐最常用的玉書﹐據他說是出生後不久﹐家人按習俗在他前面擺設不同

的物品﹐看他伸手抓那一個﹐他抓了書本﹐因而得名玉書﹔第二個名字叫先紳﹐因為他排輩

「先」字﹔第三個名字叫玉縉﹐這是他在去年得老年失憶症後兩度告訴我的﹐由於這是早年

的名字﹐他的故舊又都已先他而去﹐無從查考﹐只好存疑﹔至於第四個名字則是他領洗成為

天主教徒時所取的聖名「保祿」﹐他常說保祿是半路出家的﹐而他也是七十五歲才信主﹐所

以選了保祿作聖名﹐如今看來他不只是取了保祿的名字﹐他也身體力行了保祿宗徒「因信成

義」的信理。 

 

父親是於民國前三年宣統元年( 一九零八) 出生在安徽省潛山縣牌樓鄉的一個農村裡﹐整個村

莊兩百多人﹐全都是姓王的﹐父親的祖父錫九公為前清舉人﹐伯父恩潭亦為舉人﹐然早逝。

其父王恩浦為地方紳士﹐叔父王恩榮考取燕京大學( 北京大學前身) 時﹐其父曾變賣田產支持

弟弟的學費﹐為報答兄長的恩情﹐恩榮先生每逢寒暑假回家均嚴厲督促兩位侄兒讀書﹐其後

兩侄兒均先後考上安徽大學﹐恩榮先生因安大為省立大學﹐便鼓勵家父重新報考時在上海的

國立暨南大學﹐家父不負所望﹐於次年考取暨大史地系﹐畢業後就任復旦大學附屬高中教

員。民國二十六年( 一九三七) 七七事變抗戰爆發後﹐上海淪陷﹐便轉往江西省興國縣投奔時

任縣長的恩榮叔父﹐獲任縣教育科長一職﹐其後因憤於倭寇肆虐﹐便投筆從戎﹐獲任三十二

集團軍司令上官雲相轄下書記長一職﹐然而軍事終非其所長﹐後乃轉往福建省臨時省會永安

投奔時任圖書委員會主委的大學同學周世輔先生( 遷台後任教國立政治大學﹐為國父思想名

教授﹐其子周陽山曾任新黨總召集人﹐現任監察委員) ﹐獲任機要秘書一職。 

 

父親在福建期間﹐經同鄉友人馮文質( 按﹕其子馮定國﹐曾連任三屆立法委員) 介紹﹐認識家

母黃彩鸞﹐經交往後於民國三十四年( 一九四五) 結婚。一年多後﹐母親生下姊姊王朝霞﹐民

國三十七年( 一九四八) 母親患肺結核病﹐便將女兒寄托給在福建建甌的外婆﹐然後隻身前往

台北投靠其弟黃毅辛﹐於馬偕醫院接受治療﹐十個月後肺病痊癒﹐然適逢國共內戰情勢緊

急﹐家母遂匆匆趕回家鄉接女兒﹐然人至福州﹐建甌已經失守﹐只得含淚乘最後一班飛機飛

回臺北。民國三十八年( 一九四九) 國民政府遷台﹐父親也隨政府轉往臺灣與時在臺灣的母親

會合﹐抵臺之初﹐家父先任教於彰化秀水農校﹐後轉往屏東師範( 現已改制為國立屏東教育

大學) 任教並兼任班導師。兩年後﹐父親參加教育廳舉辦的中等學校校長考試獲得錄取﹐並

分發至新竹縣新豐鄉創辦新豐中學﹐父親當時是隻身前往新豐到任﹐母親與我則多留在屏東

一年﹐一年後母親帶著我前往新豐與爸爸會合時﹐由於我久未見到父親﹐異常興奮﹐老遠看

到他就衝著他飛跑過去﹐嘴上還不停的喊著﹕「爸爸﹐爸爸﹐．．．」﹐爸爸看我快跑到他

面前時﹐便伸出雙手試圖接住我﹐並順勢把我舉起來﹐豈知我的來勢太猛﹐竟把他的中指撞

彎了。從此以後﹐他每當看到自己微曲的中指﹐就會對人說﹐這是我兒子把它撞彎的﹐如今

回想起來﹐我仍難免有些歉疚的感覺﹐但也勾起了我對兒時熱愛父親之情的回憶﹐他那時是

我心目中的英雄﹐我的太陽﹐也是我崇拜、模彷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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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豐中學的時期﹐校長宿舍就在學校操場邊﹐我記得爸爸每天清晨六點鐘就把我及媽媽叫

醒﹐帶著我們在操場上跑步﹐當時因參加作戰演習借住學校教室的軍人看到我們﹐還會把他

們為早餐做的熱騰騰的饅頭送一些給我們吃﹐這也是我生平第一回認識到山東饅頭有多好

吃﹗學校的附近有個池塘﹐我跟其他小朋友常在那玩扔石塊貼著水面上飛跳的游戲﹐看誰丟

的石塊能在水面上跳最多下才落入水中﹐我們一般只能跳三、四下﹐有天爸爸看到我們在玩

這個游戲﹐他便走過來撿起一個石塊扔出去﹐一連竟然跳了九下才落水﹐我簡直看呆了﹐便

嚷著要他教我﹐可是他不論怎麼教﹐我還是達不到他的水準﹐我那時覺得他真是太偉大了﹐

簡直是神乎其技﹗ 

 

民國四十八年( 一九五九) 爸爸奉調出掌新竹縣立湖口中學﹐初到湖口﹐我們家租了一棟房

子﹐恰巧在一個修女院的正對面﹐院裡的趙姆姆常為附近的小朋友講聖經故事﹐且有糖果、

餅乾、及飲料招待﹐過了一陣子﹐我見其他的小朋友都受了洗﹐就問趙姆姆我可不可以也受

洗﹐姆姆說可以﹐但是我必須把我媽媽帶來一起受洗﹐也許是因為有聖神推動﹐一經我提起

此事﹐媽媽便欣然同意﹐與我一起聽道受洗﹐但是其後多年父親都拒絕與我們一起上教堂﹐

他最慣用的擋箭牌就是﹕「我只信孫中山及三民主義﹗」 

 

父親在湖口中學期間﹐辦學可說是成績卓著﹐他任內曾興建了一棟美侖美奐的辦公與教學大

樓﹐我記得當時因經費不夠﹐他常帶著家長會長到鄉下募捐﹐我當時抱著好奇的心態﹐也常

跟著他到處走動﹐近年自己常為教堂建堂募款﹐不時勾起我對當年父親風塵僕僕的下鄉奔走

的模樣的回憶﹐感到他是以類似宗教家的熱情在辦教育的校長。他辦學很注重體育﹐湖中

男、女藍球隊總是名列全縣前三名﹐學業方面因當地優秀的小學畢業生大都通勤到新竹市去

讀初中﹐湖中只能收到剩餘的成績較差的畢業生﹐但爸爸並不氣餒﹐他以提供教師宿舍的良

好條件﹐招聘優秀的教師﹐並加強畢業班的升學輔導﹐結果在我湖中畢業那年﹐一舉產生新

竹省女中聯考的榜首及新竹中學聯考第十四名的我﹐此外﹐並有數十名男女同學分別考取省

女與省中﹐此一佳績立刻震動全鄉﹐從此本地家長對湖中刮目相看﹐紛紛將子女送來湖中就

讀。記得那次放榜後不久﹐爸爸來到我跟前﹐在我背上拍了兩下﹐然後帶著微笑的對我說﹕

「真是強將手下無弱兵﹗」這是我生平第一次得到爸爸的肯定與讚賞﹐他對我自信心的建立

有著不可磨滅的功勞。 

 

民國五十八年( 一九六九) 父親主動申請與規模小一半的新竹縣關西石光國中校長互相對調﹐

我當時已轉往台北就讀建國中學﹐起初聽到此事有點不大理解﹐後來放假回家才恍然大悟爸

爸為什麼這麼做﹐原來爸爸當時已六十一歲﹐他看上了石岡子山明水秀﹐遠離塵世﹐準備於

六十五歲時於當地退休，安享餘年。其後﹐我趁著暑假回家親身體驗了一番當地的生活﹐也

因那裡清新的空氣、美麗的自然環境﹐而感到身心舒暢﹐有如置身世外桃源﹐這才不得不佩

服爸爸的智慧與眼光。 

 

建中畢業以後﹐我考上了東海大學﹐東海是私立大學﹐學費較貴﹐全校學生一律住校﹐但學

校餐廳伙食特差﹐我便常與同學結伴到學校對面的自助餐廳或小館子去吃飯﹐週末則常下山

去台中市看電影或打牙祭﹐然而爸爸卻要我嚴格控制零用錢的花費﹐並且每次向他要錢的時

候﹐他都要我詳細的彙報為何上次給的錢這麼快就花光了。有一次我實在受不了他的追問﹐

就說了一句沒大沒小的話﹕「你只看重錢﹐你根本就不愛我﹗」沒料到父親竟然對著我哭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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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我只有你這個兒子﹐我不愛你﹐愛誰﹖」我頓時當場愣住﹐因為我長這麼大還是第一

次看到父親哭﹐而且還是為我的緣故哭﹐此外﹐這也是我第一次發覺平日對我威嚴的父親﹐

他的內心深處竟是這麼的愛我﹐如今事隔多年﹐只要想起那一幕﹐我都難免淚光閃閃﹐激動

不已。 

 

民國六十二年( 一九七三) 父親退休了﹐次年我大學畢業﹐父親偕母親來參加畢業典禮﹐這是

我看見爸爸生平最高興的一天。此後﹐我便入伍服役﹐服役期間忙著申請美國的研究所﹐準

備出國深造。當時﹐德州大學亞靈頓分校的研究生顧問給我來信﹐說很可能會給我獎學金﹐

可是臨到上飛機赴美的那天﹐都沒有收到獎學金的通知書﹐爸爸便二話不說的把他的一次性

退休金的半數拿出來支持我。來美報到後﹐研究生顧問說他把我的文件歸錯檔案﹐獎學金已

經給了別人﹐我只好拼命努力唸書﹐結果第一學期結束﹐我因成績特優﹐第一個獲頒全額獎

學金﹐從而解決了經濟的困境﹐但是爸爸義無反顧的把自己一半的養老金給我留學一事﹐卻

深深的打動了我的心﹐耶穌說過﹕「世上那有比為朋友犧牲自己的性命更偉大的愛情呢﹖」

我的父親為我犧牲他的養老金﹐對我來說就好像在犧牲他的生命一樣﹐對這樣偉大的父愛﹐

如果不感恩圖報﹐我還算是人嗎﹖ 

 

民國六十七年( 一九七八) 我得到碩士學位﹐在印地安那州找到工作﹐剛上班不久收到了爸爸

寄來的用英國製全毛的高級西裝料為我訂做的深色西裝﹐他在來信中說我初入職場一定需要

正式的行頭﹐以此作為我上任的賀禮﹐印州冬天天氣較冷﹐這西裝穿在身上﹐我覺得格外的

溫暖﹐老爸的父愛就像冬日的陽光溫暖了我的心。從此我就計劃要接爸媽來美安度餘年﹐首

先我花了兩年解決了自己的錄卡問題﹐六年後又得到美國公民權﹐這時便獲得為父母申請移

民的資格。一九八七年﹐睽違多年的爸、媽雙雙飛到了達拉斯﹐這時爸已七十九歲﹐他看起

來非常健康﹐更出我意外的是他五年前受了洗成為天主教徒﹐以前多年戒不掉的煙癮也在受

洗後憑著祈禱的力量戒成了﹐如今的他已不像從前那麼瘦弱及經常咳嗽多痰﹐他還信心滿滿

的預言自己可以活到一百歲呢﹗ 

 

來美以後﹐他居家無事﹐便在後院種起蔬菜﹐重溫他早年的農村生活﹐每天孫女放學後﹐便

教她們寫中國字﹐至於教會的活動﹐他更是熱心﹐除了主日跟我們上教堂望彌撒以外﹐查經

班﹐長青會都不缺席﹐過年過節更是創作對聯親自用毛筆書寫供佈置會場之用﹐其間還曾應

邀擔任過一任聖心中文學校的校長。此外﹐他與媽媽都自願當聖母軍的輔助團員﹐多年來﹐

每晚飯後都聽見他們倆老熱心的頌唸玫瑰經為聖母軍祈禱﹐爸爸還喜歡大聲背誦長篇經文﹐

展現他驚人的記憶力。 

 

一九九二年夏﹐有一個假日下午我在家休息﹐突然接到教友楊治財的電話﹐她說有一位耶穌

會的王敬弘神父從台灣來﹐路過達拉斯要在她家作一臺治癒彌撒﹐我如果有興趣可以馬上過

去﹐我當時正困於胃酸過多的問題﹐便抱著不妨一試的心裡﹐匆匆帶著父親前往。我們到達

時﹐王神父已經要開始了﹐我們父子兩就找兩個後面的座位坐下﹐彌撒與平日彌撒沒有什麼

兩樣﹐但在領完聖體以後﹐王神父便坐下閉目祈禱﹐過了一會兒他開始用一種我們聽不懂的

舌音祈禱﹐這樣祈禱了一陣子之後﹐他就說﹕「從現在開始不是我王敬弘給你們講話﹐是耶

穌基督在跟你們講話﹐你們中間有一個人聽力不好﹐你的右耳重聽﹐你把手指放進你的左

耳﹐你的右耳就會得到治癒。」王神父接著又用同樣的方式﹐講了幾種其他身體部位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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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治癒的方式﹐講完以後﹐他說﹕「現在你們有什麼感應的﹐可以到前面來說說看。」令我

大吃一驚的是﹐爸爸竟是第一個跑上前去的﹐他說﹕「我就是你說的那個右耳重聽的人﹐我

因為好面子沒有告訴過任何人我有這個問題﹐但是你叫我把手指伸進左耳﹐我的右耳就好

了﹐現在一點重聽都沒有了。」此事對我來說真是不可思議﹐因為父親從來沒說過﹐而我壓

根兒也不知道他有這個問題﹐再加上我們來時他根本沒有機會告訴王神父﹐這就證明了王神

父所說是耶穌基督在講話的說法﹐因為耶穌基督是天主的第二位﹐而只有天主才有這種全知

全能的能力。繼爸爸之後﹐在座的教友也有很多人上去見證各自疾病的治癒﹐有心律不整、

脊椎疼痛等﹐在此限於篇幅﹐無法一一詳述﹐但是耶穌對父親的恩寵有加﹐卻給我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 

 

父親正如一般東方男性﹐不大會做家事﹐他的生活起居一向都是母親替他料理﹐尤其是三年

前他視力迅速減退、逐漸失明以後﹐媽媽更成了他的響導﹐去年( 二零零七) 初﹐媽媽一度因

肺炎住院﹐十天後痊癒出院﹐但卻有憂鬱症的現象﹐拒絕吃任何東西﹐我便於當日下午請彭

保祿神父來家為媽媽行傅油聖事﹐彭神父為媽傅油時﹐爸爸坐在旁邊﹐他就順便為爸爸傅了

油。神父離去後﹐媽媽進房間小睡兩小時﹐起床後便能吃正常的晚餐﹐家人都異常高興。出

乎我意料之外的是﹐兩天以後﹐同一時間﹐我叫爸爸起床吃晚飯﹐經過浴室先帶他進去洗

手﹐他洗完手之後﹐突然對著鏡子看﹐然後說道﹕「我看得見你﹗」接著又說﹕「這個洗手

間的燈好亮﹗」我發覺他又有了視力了﹐便興奮的大聲把女兒王天怡從樓上叫下來﹐( 按﹕

天怡從高中畢業離家去唸大學﹐便沒有回家﹐畢業後又到紐約工作一年才搬回家來﹐她回來

時爸爸眼睛已經失明﹐以致他印象中的孫女還是高中生的模樣。) 我讓天怡在餐桌旁與爸爸

相對坐下後﹐爸爸仔細觀看了天怡半晌﹐然後很認真的對著天怡說﹕「王天怡﹐你長得很漂

亮唷﹗」我們都知道聖經裡說當你看見盲者復明﹐就是救世主默西亞來臨的標記﹐此事也印

證了耶穌基督親自參與了父親的傅油聖事﹐這讓我更加為耶穌基督對父親的寵愛感到萬分感

激。 

 

同年三月母親因菌血症住院﹐四月時父親突然開始有老年痴呆症(Alzheimer), 每次發作時﹐

連續四十八小時都在幻覺中﹐不眠不休的與他幻覺中的人物對話﹐四十八小時後精疲力盡才

會倒下沉睡﹐睡了十小時醒來﹐對之前發生的事毫無記憶﹐但因體力消耗過大﹐人卻立刻瘦

了一圈﹐此後則每週發作一次﹐前後持續了一個月。五月二十日家母蒙主寵召後﹐我擔心爸

爸當時已脆弱的健康狀況會受不了這個噩耗的衝擊﹐偶爾爸爸問起媽媽在那﹐我就說是在醫

院治病﹐那一段期間﹐爸爸無力自己起床﹐都要我們去拉他起來﹐可是我們卻三度發現他自

己爬起床來﹐端坐在床前的椅子上為媽媽唸玫瑰經﹐他這種對媽媽的深情令我們看見的人都

感動不已﹐相信媽媽在天之靈也能感受得到。 

 

母親走前十一個月( 二零零六年六月) ﹐有一位教友打電話來說要來探訪她﹐我以母親當時沒

病﹐且該教友住處離我們家又遠﹐就婉拒了﹐母親走了以後﹐間接聽說那位教友在神視中看

見媽媽升天堂﹐我等辦完喪事以後﹐便打了個電話給他﹐我問他﹕「聽說我媽媽去世時﹐你

有神視看見我媽上天堂﹐是否有這麼一回事﹖」他說﹕「是啊﹗你記不記得在十一個月前﹐

我曾一度要來探訪王媽媽﹖那時候﹐耶穌就跟我說他要來接王媽媽了﹐我怕你們受不了﹐就

沒有說﹐只是改了個方式﹐想來跟她談談信仰的問題﹐準備她的靈魂升天堂﹐但是因為你拒

絕了﹐所以我就沒去。後來你媽媽住院﹐因腸道出血轉加護病房﹐我就與幾位教友一道來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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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她﹐臨走前﹐我心裡想耶穌雖然跟我說過要來接你媽﹐可是她的靈魂要不是完全潔淨﹐耶

穌也接不走啊﹗於是我就對另一位常來探訪你媽媽的聞慧韻姊妹說﹐叫她有機會的話﹐建議

你去請神父來給她辦告解及傅油聖事。你媽去世的前一天﹐我在祈禱中已經知道她第二天要

走﹐第二天耶穌升天主日她走的時候我也知道﹐我看見耶穌牽著你媽媽升天﹐你在天堂的小

女兒穿著好漂亮的衣服出來迎接她﹐你媽媽看到她﹐第一句話就說﹕『我終於見到我最想見

的人了﹗』( 按﹕我的兩個女兒從小都是我母親帶大的﹐由於小女兒天心長得比較像奶奶又

善體人意﹐她與小女兒最親了﹐小女兒去世以後媽媽因想念她﹐在自己房間的桌上放了一個

像框﹐裡面有小女兒的獨照﹐這位教友在小女兒去世後三年才來到我們教堂﹐她從來沒見過

我小女兒﹐然而他卻在神視中看見小女兒﹐實在很讓我驚訝。) 然後﹐你媽又回過頭來對耶

穌說﹕『現在我在世界上最擔心的﹐就是我的先生了。』耶穌回答她說﹕『你放心﹗我會照

顧他。』此後﹐一直到殯葬彌撒那天﹐你媽媽每天都有回家﹐下葬以後她就走了。」聽完了

他的話以後﹐我一方面為媽媽能升天感到高興﹐另一方面也對這位教友叫聞慧韻姊妹找機會

給我建議請神父來給媽媽辦告解及傅油聖事一事的後續發展而嘖嘖稱奇。原來﹐媽媽在加護

病房待了幾天以後﹐腸道出血停止﹐醫生就讓她回去普通病房。兩週以後﹐她得了一次小中

風﹐結果失去了說話的能力﹐過了一週以後﹐有一天她突然又會說話了﹐那一天正好聞慧韻

姊妹來探訪媽媽﹐她臨走時建議我請陳兆望神父來給媽辦告解及傅油聖事﹐當時我有些抗

拒﹐就說﹕：「不需要﹗我媽在這裡五十幾天﹐受了那麼多苦﹐如果有什麼罪過也得到補贖

了。」她卻說﹕「不對﹗不對﹗陳神父很有一套﹐他會用誘導式的方法給老人辦告解﹐以前

我爸爸就是他辦的﹐效果很好。」她這麼一說﹐我只好採納她的建議﹐立刻就去打電話請陳

神父來﹐陳神父他老人家由於晚上不容易找路﹐趕到時已經很晚了﹐我立刻離開病房讓他為

媽單獨辦告解與傅油﹐兩件聖事剛剛辦完﹐護士就進來說媽媽的血氧指數已經低於 90 以

下﹐必須掛上全氧面罩﹐從此媽媽又無法說話了﹐三天以後﹐母親於耶穌升天主日下午三時

二十分斷氣。事後我回想起來﹐耶穌基督為了讓媽媽能在去世前辦成告解及傅油聖事所作的

安排實在太奇妙了﹗他提前十一個月先讓那位教友來探訪媽媽﹐被我婉拒以後﹐他又讓她與

其他教友一起來醫院加護病房探訪媽媽﹐而且某太太也在其中﹐這使得他可以有機會把這想

法傳達給她﹐這之後﹐家母得了中風﹐失去了說話的能力﹐在這期間某太太並沒有來醫院看

媽媽﹐然而就在媽媽突然會講話那一天她出現了﹐而她正是對我提出此建議的最佳人選﹐如

果是任何其他人對我提這個建議﹐都會因為我有抗拒的念頭﹐三言兩語就被我打發了﹐偏偏

某太太可以拿她爸爸親身的經驗來現身說法﹐使我心悅誠服並立刻採取行動。至於時間的安

排也是千鈞一髮﹐就在媽媽辦完兩件聖事之後﹐馬上就得掛上全氧面罩﹐從此再也無法講話

了﹐那一天簡直就像耶穌特別安排的機會窗口﹐讓媽媽能說話﹐直到辦完聖事為止。這些耶

穌在媽媽身上所行的的奇妙作為﹐更加深了我對耶穌向媽媽所作會照顧爸爸承諾的信心﹐使

得我好像吃了一顆定心丸似的﹐對於媽媽走後照顧爸爸的艱巨任務﹐毫無畏懼之情。¼ 

 

母親走後﹐爸爸因老年失憶症常發作﹐以致身體愈來愈弱﹐一個多月以後﹐他開始有發燒的

現象﹐我先是請家庭醫生給他開抗生素吃﹐並視需要給他吃退燒藥﹐每次我給他吃退燒藥﹐

他的燒很快就退了﹐可是過了半天或一天﹐他又會燒起來﹐這樣拖了十來天﹐有天晚上我給

他量了一次血糖﹐竟然高達 450左右﹐經徵詢曾任內分泌專科醫生的友人﹐得知血糖過高的

病人隨時可以昏迷致死﹐應送醫院急診﹐我當時認為這可能是因為爸爸半年前由於血糖太低

而將降血糖的藥的藥量減半所致﹐便於當晚多給他吃一次降血糖的藥。次日( 七月十一日) 中

午﹐我再給他量了一次血糖﹐居然讀出 512的數字。我當下就打 911召救護車送爸爸去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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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急診處的醫生診斷的結果﹐說爸爸得了吸入式肺炎( 按﹕老人因吞嚥困難﹐常有液體或

食物嗆至氣管進入肺部所造成的肺炎) 及血糖失控﹐需住院治療﹐從急診處轉普通病房需有

普通病房的主治醫師接管﹐急診處的醫生問我有無偏好那位主治醫師﹐我便選擇了一位會講

中文的華人醫生﹐沒想到這位華人醫生在接受爸爸之前﹐竟親自來到急診處爸爸的病房看了

一下爸爸﹐然後對我說﹕「你爸爸年紀那麼大﹐我建議你代他簽 DNR(Do not Resuscitate.) 

( 按﹕即自願拒絕心肺復甦術急救的文件) ﹐然後我只負責替他治肺炎及糖尿病。」我當時因

情勢所迫﹐只得點頭同意。轉入普通病房後﹐護士來說醫生已禁止爸爸吃喝﹐然後便給爸爸

點滴抗生素及葡萄糖﹐並且定時給他量血糖及注射胰島素﹐也許是因為爸對胰島素反應過於

敏銳﹐其後連續兩天凌晨爸爸的血糖都降到四十幾﹐必須臨時注射糖水急救﹐而且引起各種

併發症狀﹐如心房持續顫動、血尿、腎指數過高﹐心跳過高( 每分鐘 110至 130下) 等﹐我立

即要求主治醫生邀請內分泌專科醫生來接管爸爸的糖尿病問題﹐結果來了一位白髮蒼蒼的老

醫生﹐他看了一看爸爸以後﹐轉過身來對我說的第一句話竟是﹕「你是否瞭解你爸爸已經走

近他人生的盡頭﹖」我只好不情不願的說﹕「是的。」他才又繼續給爸開胰島素的處方。過

了一天﹐主治醫師來與我談話﹐他說爸爸已打了三天葡萄糖了﹐不能光靠葡萄糖維持生命﹐

他給了我兩種選擇﹕動手術插胃管或插鼻管。我因去年媽媽動手術插胃管後發炎不可收拾的

前車之鑑﹐選擇了不需動手術護士就可以做的鼻管﹐但是插入鼻管經喉嚨、食道時比較疼

痛﹐我在旁觀看時護士還要求我幫忙抓住爸爸的雙手﹐免得他掙扎。護士插管時﹐爸爸疼得

大叫﹕「媽媽﹗媽媽﹗．．．」我聽得心裡難受但也無可奈何﹐這是我生平第一次聽到爸爸

叫他媽媽﹐他六歲時母親因病早逝﹐由祖母帶大﹐但九十九歲高齡疼痛難當時還會下意識的

叫媽媽﹐可見我們人類天生就是母子連心的﹐也難怪耶穌那麼聽聖母的話﹐祂第一次在迦納

婚宴顯奇跡將水變酒﹐就是因為不願意違背母命而做的。 

 

爸爸住院的第六天﹐主治醫師發現他的白血球數已下降﹐這表示肺炎的細菌已得到控制﹐便

將抗生素的點滴停掉﹐換用打成粉狀的口服抗生素藥片由鼻管灌入。次日再度驗血﹐發現白

血球數依然穩定﹐就決定讓他出院﹐我便於當天帶著鼻子上還插著鼻飼管及尿道還插著尿管

的爸爸回家﹐出院前還向護士學會了如何為父親注射胰島素。會到家不久﹐為爸爸訂的營養

液及幫浦也來了﹐我們用營養液經鼻管喂了爸三天以後﹐爸爸在睡夢中竟伸手把鼻管整個拔

了出來﹐我只好打 911將他送至醫院急診處重新再插了一根豈知次日晚﹐他又把第二根也拔

掉了。這一來﹐我們面臨了艱難的抉擇﹐因為鼻管明顯是行不通了﹐胃管又風險太大﹐於是

我記起媽媽住院期間因小中風而產生吞嚥困難時﹐營養師曾給媽試過的加稠紛 Thickit( 按﹕

水或湯因吞嚥時流速較快﹐老年人比較容易嗆﹐用加稠粉加稠後﹐流速校慢﹐控制較易﹐比

較不會嗆。) 我想加稠粉雖然幫不了媽媽﹐但也許對爸爸有效﹐就上互聯網研究﹐發現

Thickit 在 Walgreens就有賣﹐就立刻去買了一罐來給爸爸試試﹐結果我用湯匙將加稠過的

食物由嘴巴餵食﹐他吞嚥得很好﹐沒有太多的困難。從此﹐我們就開始用這種方法給爸爸進

食﹐他的肺炎很快就痊癒了﹐而且體重在兩個月後從出院時的 102磅恢復到 109磅。 

 

父親的病情穩定了八個月後﹐今年( 二零零八) 三月開始又出現了老年失憶症經常發作的現

象﹐每次仍是連續 48小時陷入幻境﹐不眠不休﹐事後則身體更加瘦弱。當他奄奄一息、無

力自己起床時﹐我試著給他吃朝霞姐姐從中國寄來的冬蟲夏草﹐豈知晚上餵他吃一次﹐次日

早晨他便能自己起床走路﹐而且記憶清晰、對答如流﹐我當時真是意想不到小小兩克的藥草

會有那麼神奇的功效﹐難怪它的價格貴如黃金﹐而且很難買到真貨﹐於是我趕快請朝霞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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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寄一些來。由於吃一次冬蟲夏草的效果可維持大約一個月左右的時間﹐其後我又於四月

初、五月初各給爸吃了一次﹐但六月初再給他吃則無明顯效果﹐此時爸爸吞嚥的困難已經已

逐漸惡化﹐他每吃一口加稠過成布丁狀的食物都會嗆﹐要咳個一兩分鐘才會停止﹐然後讓我

們繼續餵下一口﹐一餐飯下來費時至少一個半小時以上。六月三十日晚﹐我餵他吃晚餐時﹐

他只吃了平常分量的三分之一﹐次日( 七月一日) 早上﹐他也知吃了平常的三分之一的分量﹐

中飯則一點都不肯吃﹐傍晚六點左右﹐我試著叫他起床吃飯﹐沒想到他欣然答應﹐就趕忙扶

他起來﹐用輪椅把他推到廚房餐桌準備給他吃晚餐﹐一開始我要餵他吃﹐他卻堅持自己拿湯

匙吃( 按﹕爸爸平日可自己吃飯﹐但體力不濟時則吃到一半就要人餵了﹐嚴重時則全靠人餵

食。) 他先吃了半婉打成糊狀的白菜﹐然後開始吃打成糊狀的三文魚與飯﹐第一口吃下去以

後﹐他像往常一樣咳了四聲﹐停止以後便吃第二口﹐他吞下以後﹐開始咳嗽﹐連咳了四聲﹐

一聲比一聲大﹐突然第五下一點聲音也出不來﹐人便往後一仰﹐臉色立刻變白﹐我覺得情況

不對就站在他後面﹐用兩手環抱他的腹部瞬間用力回拉﹐但做了幾次他都沒有反應﹐便改讓

他身體往前傾﹐然後重拍他的背部﹐試圖促使他把噎住的食物咳出來﹐但都沒有反應﹐就立

刻把他推回房間放在床上﹐並打 911求救﹐接線生先呼叫救護車﹐接著就教我給他做人工呼

吸﹐但爸仍是毫無反應﹐幾分鐘後救護車抵達﹐救護人員用呼吸機替他呼吸﹐並經靜脈打刺

激心跳的藥﹐但是心臟毫無電波訊號﹐救護人員便把他送往醫院急診處繼續急救﹐急診處的

醫生認為在病人心臟毫無電波訊號的情形下使用電擊毫無用處﹐便於七點五十六分停止施

救﹐並親自出來向我告知爸爸去世的消息﹐他說我如果覺得需要的話﹐可以進去看看爸爸的

遺容﹐我當時因之前一連串的緊急事件﹐仍處在一種驚魂未定的狀態﹐聽他這一說﹐才真正

的意會到這一切已畫上了句點。我過去一年多以來日夜照顧的老爸﹐就這樣連一聲再見也沒

說就離開了我﹐回憶過去的歲月﹐這一年多是我一生與爸爸距離最近的一年﹐我的內心有著

一種自己最親愛的人突然被硬生生的從我手中拉走的感覺﹐走進病房只見他蒼白的臉及紋風

不動平躺的身軀﹐好像進入了一種永遠的安睡﹐我不由自主的雙膝落地﹐默默的含淚請他原

諒我對他照顧不周之處﹐並祈求天主接納他的靈魂﹐賜給他永遠的福樂。 

 

父親去世後的第二天下午﹐我打了一個電話給那位曾在神視中見到耶穌牽媽媽升天的教友﹐

我說﹕「上次我媽媽去世前十一個月你就有訊息﹐這次我父親去世前你是否也預先有訊

息﹖」他回答說﹕「王正﹐對不起！最近我自己的事太忙了﹐都沒有為你爸祈禱﹐所以沒有

預先的訊息。不過﹐今天早上有教友打電話來告訴我你爸爸昨晚去世了﹐其後我為他祈禱的

時候﹐看見你爸和你媽牽著手在天堂行走﹐你媽對你爸好熱情噢﹗我從來沒有看過你媽對你

爸那麼熱情﹐你小女兒天心在天堂也為爺爺奶奶做了不少事。」他接著又說﹕「明天的追思

彌撒我會來﹐我有看到什麼的話﹐我會告訴你。」 

 

次日晚﹐在教堂為爸爸舉行的追思彌撒結束後﹐許多教友上前來慰問我﹐那位教友也來了﹐

他把我拉到一邊私下對我說﹕「昨天晚上你爸爸來見我了﹐他說他現在既沒有老年痴呆症﹐

也沒有糖尿病了﹐他感覺很好。我就問他有沒有什麼事要我轉告王正﹖他說沒什麼事﹐你就

叫他去祈禱。也許你爸爸認為你祈禱不夠吧﹖」他頓了一下﹐又說﹕「對了﹐我剛才彌撒時

有神視﹐我看見你爸爸往後仰的時候﹐法蒂瑪聖母瑪利亞突然 身﹐伸手把你爸的靈魂接走

了﹐就是那位穿著白衣﹐手上提著玫瑰唸珠的聖母。」他這話一出﹐我當場愣住了﹐接著就

立刻相信了。原來我與內人及大女兒曾於八年前去葡萄牙法蒂瑪朝聖﹐朝聖時買了一座約十

八吋高的法蒂瑪聖母像﹐回來後就供在我家客廳的壁爐上方﹐這聖母像隔著門廳的長廊﹐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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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對著廚房餐桌爸爸吃飯的位置﹐好像時時在守望著他。因此我想當爸爸往後一仰斷氣時﹐

她以這個形像現身瞬間接走爸爸的靈魂也是有很深的用意的﹐尤其是爸爸常年 此聖像前唸

玫瑰經請聖母保祐他﹐聖母一定會賞報他的。至於那位教友他從沒來過我家﹐他不太可能知

道我家有法蒂瑪聖母像﹐以及聖像正對著家父吃飯的位置﹐因此我相信這事一定真實的發生

過且出現在那位教友的神視中﹐它太不可能只是一種巧合了。爸爸的例證﹐讓我更加深信唸

玫瑰經的功效﹐我一定會遵照他的交待去祈禱﹐而且多唸玫瑰經﹗ 

 

若望福音有一段耶穌與門徒的對話﹐我覺得很有趣﹐用來形容家父的一生也很貼切﹐就是耶

穌在前行時﹐看見一個生來瞎眼的人﹐他的門徒就問他說﹕「辣彼﹐誰犯了罪﹖是他﹐還是

他的父母﹐竟使他生來瞎眼呢﹖」耶穌答復說﹕「也不是他犯了罪﹐也不是他的父母﹐而是

為叫天主的工作﹐在他身上顯揚出來。」耶穌說了這話﹐就吐唾沫和了泥抹在他眼上﹐叫他

去史羅亞水池洗洗﹐然後他就看見了。縱觀家父一生﹐這一百年的歲月裡﹐他到七十五歲才

受洗成為基督徒﹐在這頭七十五年裡﹐他拒絕接受基督﹐養成了六十年百戒不絕戳害自己身

體的嚴重煙癮﹐且脾氣急躁﹐缺乏耐性﹐就像瞎子一樣看不到耶穌基督的真光﹐但這七十五

年的歲月卻是為叫天主的工作在他受洗後的二十五年顯揚出來而做準備的﹐受洗以後天主先

是助他成功的戒掉了香煙﹐使他的身體健康有了長足的進步﹐進而透過教會的活動及聖事增

進他的信德﹐滋養他靈性生命的成長﹐並賜給他永生的幸福。 

 

以前我們教會常有人喜歡請父親分享他的長壽之道﹐他總是會講戒煙﹑打太極拳這一類的事

情﹐但是我從旁觀察﹐最重要的是天主的恩寵﹐正如耶穌在瑪爾谷福音第十章對瞎眼乞丐說

的﹕「去罷﹐你的信德救了你！」家父多年來除了主日望彌撒外﹐每日勤念玫瑰經﹐祈禱﹐

是天主為了報償他堅強的信德﹐讓他活到一百歲的﹐而且由於天主的恩寵﹐他最後這三年臥

病在床﹐生理機能逐漸減弱之際﹐卻從來沒有一點疼痛﹐就是到了最後一天去世﹐也是在心

情愉快的吃晚飯的時候一口氣不順﹐咳不出來﹐往後一仰就走了﹐可說是沒有什麼痛苦﹐他

這一點讓我這經常腰酸背痛的兒子稱羨不已﹐自嘆弗如﹗ 

 

耶穌曾對多默說﹕「因為你看見了我纔相信嗎﹖那些沒看見而相信的纔是有福的！」我不禁

為了自己親自見證了那麼多耶穌基督臨在的事證﹐卻仍常在信仰的道路上跌倒而感到慚愧﹐

但願在天上的爸媽常為我的信德祈禱﹐使我有一天能與你們在天上重聚。阿們﹗ 

 

                                            不孝子 王正泣上 


